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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潮河关惨案

王敬魁

长城抗战，日 年军损失惨重 月。 日拂晓，驻密云县

古北口长城一线的日本军队第八师团长西羲一，命令 多名日

军闯进潮河关村，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报复。日军烧了村东

头吴子衡家的房子，把部分老百姓集中到街头的四棵大槐树下，一

个一个地用刺 口人，被杀死刀挑死。贾德明一家 口，他媳妇

个被日军杀死以后， 月的孩子满身血糊，趴在妈妈身上乱哭乱

嚎，一个日军把孩子用刺刀挑起，恶狠狠地摔在地上。左英魁一

口，在家 家的 口，刚走出家门，就被日军挑死。

没集中到大槐树下的也不能幸免。何国庆起早在菜园子里栽

菜，日本兵照他后背猛刺一刀，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就死在血

泊中了。李发一家 口人，日本鬼子在街上追上了他哥哥，一刺

刀就扎死了。然后又把他父母亲捆在一起，拽到屋内，两个日本

兵前后各一人喊着号，一块下手把老俩口挑了。当时李发只有十

几岁，鬼子兵对他也不放过，在他身上扎了四刺刀，李发倒在父

母尸体旁。日军又把三间房子泼上汽油点着火，狂笑着走了。李

发苏醒过来后，忍着疼，从烧着的屋里往外爬。刚爬到外屋台阶，

房子就烧落了架。这时候，天已大亮。村西头朱天福一家藏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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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窖里，日军进屋见没人，听见孩子的哭声，吼叫着让出来，全

家 口人，出来一个，被刺死一个。

月 日，这支惨无人道的日军见到潮河关村残存的房子里

还有炊烟，又来“扫茬儿”，把十几个人集合在一起，用手榴弹炸

死 个 多岁的老太太。 个年轻小伙子躲在赵振发家，日本兵

在赵家扔了手榴弹，赵家 口人只剩下 人，其余都死了。李才

家两口、魏廷杰家 口，都被日军刺死。李发看见日军就跑，日

军随后就追，开枪把他的棉袄打了几个窟窿。李发跑到下甸子村

东沟里，又遇上鬼子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掉在地上没炸，总算拣

了一条命。李发的伤流了半年脓血，伤好后留下几个碗大的伤疤。

日军“扫茬儿”以后，幸存者逃到外地，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村里的尸体任饿狗撕啃。饿狗吃红了眼，见外村的活人也敢撕咬，

当地人只好见狗就打。过了十多天，尸体臭味难闻，无人掩埋，中

国 军军队 师派人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到这里埋葬了尸

体。这一年，全村的土地荒芜，村庄内长了一人多高的蒿草。

户人家，这个仅有 来间房屋的小山村，在日寇一手制

造的惨案中，有 口人被杀， 多 多头牲畜间房屋被烧，

被烧死。

这是日寇进关后的第一起惨案。

【作者简介】王敬魁，密云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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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北平的火车向东只到通州（通县）。由通州到古

北口的唯一一条大路，是清朝皇帝到热河离宫的那条 米左右宽

的土御路。 年古北口长城抗战之后，日寇垂涎我华北、吞并

我中华的野心更加强烈。而通州到古北口的交通状况，又制约着

日寇实现其战略意图。为此，日寇急急忙忙抓紧修筑“通古铁

路”。

月通古铁路由“满洲”铁路局负责。 年 月开始勘测

便全 年线开工。 月全线 月接通， 日通车。从此，北平

的火车可直通到所谓“满洲国”界古北口了。这条铁路在密云境

内共有五个站，除古北口火车站由锦州铁路局管辖外，其余下会、

石匣、小营、密云四个站均由满铁北京铁道事务所管辖。

参加通古路修筑的日本商社有罔组、鹿岛组、大林组等。全

线开工时，共征用中国劳工 余人，有当地农民，也有从

东北各地抓来的。当地 岁至劳工由各乡（村）保长摊派，年龄

岁之 名至间，男青年。每期 名，每期 天。开始时由日

本 至小龙公司付给每个劳工每日 角伙食费。伙房由各村自立，

只管劳工吃饭，其它一概不管。好的伙食，劳工们可吃到小米、玉

米面，但副食也只是白菜汤、萝卜汤，连咸菜都没有。劳工行李

亦是自备，家庭宽裕些的能带条棉被，但大多数拿不出棉被。许

在古北口修铁路

李善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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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村都是二三人伙盖一条棉被。劳工们干的主要活计是用荆条筐

抬砂石料，每筐装 斤左右。当地劳工都是庄稼人，活计虽然

繁重，能吃饱，又有定期轮换的指望，所以跟监工的日本人、高

丽人发生冲突的不太多，也没产生过大的反抗行动。苦的是那些

外地劳工，他们吃不饱，又没有轮换的指望。吃的主要是红薯。活

计重，没有休息时间。动作稍慢，非骂即打，各工地不断发生抗

议、罢工事件。为了抓紧工期，日寇对劳工采取高压手段，对领

头闹事的民工，大多是半夜里秘密活埋。

在密云，我访到了两位当年修筑通古铁路的老人。一位是密

云白河岸边李各庄村的张凤一，清宣统元年 年）六月生，在（

沙河铁路大桥挖过桥墩。第二位是 年）农梁御臣，民国 年（

历四月生于河北丰宁旋家营子，原籍良乡，现住密云镇小南门村。

梁父叫梁志邦，京戏艺人，艺名山翠。梁家全家唱戏，梁唱娃娃

生，梁姐梁凤仙唱青衣。 年，梁家在密云荆子峪落户。梁御

岁臣念过私塾。 时即 口，又返回年随父唱戏，不能 荆子

峪村种地。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被保长张永明派劳工到古北口

为日本修铁路。下面是张、梁二位老人的回忆。

张凤一回忆说： 亩薄沙地，生活当时我们全家 口人，种

很苦，平时靠给人打短工度日。铁路从李各庄村穿过，铁路桥修

了三年。河套搭满了帐篷。第一次把桥修在现在铁路桥的下游约

米的地方。桥身不高，到雨季，桥好像浮在水面上。民国

年（ 年）又年）发大水，桥被冲毁了。第二年 重修时，

选到现在的位置，从李各庄村东的山脚到沙河村西的山脚，比原

桥高出四五丈。当时孩子们编顺口溜说：“小日本瞎胡闹，来到中

国修铁道。”

修铁路桥打桥桩时，先在河心竖起一根两丈长 米 ）、一丈

粗 米）的水泥管，水泥管四周用砂袋把水圈开，人在管中挖砂

石，管口上 下面挖满一筐，搭木板，装有辘轳， 上面的两人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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筐绞上来。砂石加水，一筐足有 多斤。水还在淌洒，管下干

活的人，就如同在水里泡着，又累又凉。绳子较劲儿，吱吱直响，

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拉断，十分危险。在管下干活，这筐才绞起，

又得装下筐，甭想抬头看看，躲一躲。我当时在从西往东数第

个桥墩下干活，是保长派的工。没干几天，我看太危险，趁上井

换班时就逃走不干了。日本监工抓不到我也没办法。

梁御臣回忆： 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保长张永明派我

到古北口修铁路。那次要 到的 人，与是 岁男青年， 本共

区公所管辖的庄头峪、上峪、娄子峪、碱厂等五个村，共 余

人，编成一个大队。荆子峪领队的是我姐丈张玉文（我姐迫于生

计嫁给了富户张玉文 行李自备。我村只有我及其他三几个人有

条被子，其余十来个人都是空手，家里拿不出棉被。我们起早步

行，天还没亮就动身了，走到太阳落山 里才到古北口，足有

路。一路上，日本汽车乱窜。汽车门有的写“大钢组”，有的写

“大华”，都是中国字。写“大华”字的车是从密云沙厂、二道沟

拉金矿石的。汽车开得飞快，爆土狼烟，一路上我们总得给汽车

让路。路边上，路中心，被撞死的毛驴和羊不断，撞死就撞死了，

车连站都不站。车稀时，畜主还能拖出死牲口得点肉吃。有时一

辆接一辆的车，牲口被轧成肉泥。那年月，日本汽车气势汹汹的，

比在自己家还“仗义”，蛮不讲理。我们一路上提心吊胆，领队的

直嘱咐我们：“小心，躲车 “你比驴还经撞？小心跟羊似的，成

了肉饼

我们走到古北口，住在离令公庙不远的一家德顺老店里。荆

子峪的 个人挤在北上房一条大联炕上。我们村的伙房也安在店

里。这天晚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小米饭。张玉文家有钱，带队也

管出工，第二天他给大家报了到，给每人领只袖章，他就回家了。

后来听说，我妻沙素珍见张玉文回家就急了，质问张为什么把我

一人撂到古北口日本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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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饭，按要求把宽五寸、打着红印的白布

袖章戴在左臂上，报了到，接着就干上活了。我村劳工能忆起名

字的有张洪福、张起海、张玉润及沙德州等人。管我们的工头是

个东北 个人人，大高个子，东北口音很重。到工地以后，我们

就被分开了。有的和水泥，有的抬砂子，有的抬混料。我和张玉

润一组，到潮河滩抬卵石，垒护坡坝（用铅丝编网，把卵石装在

网里作护坝）。干活用的工具由小龙公司收发，小龙是日本人，我

未见过。我们用的是荆条编的大筐，能装 多斤，筐系是铅丝

里来地的，抬杆是根杨木椽子。抬一个来回有 ，半天得抬十四

五趟。每天摸黑起床，吃完饭到工地干上活，刚能看清人的模样。

午饭有时回店里房所去吃，有时送到工地。晚上天不黑不收工。一

天里，除了吃饭是休息 没有中歇，没有水喝，大小便都得时间，

偷着。

修古北口火车站分两个工地。我们修坝的是一个工地，另一

个是修站台的工地。那里日本人、高丽人监工的多，来回巡视。工

地上黑鸦鸦一片人，至少有千人以上。

我们每天出工必须戴袖章，既是劳工标志，也是通行标志；不

戴袖章出入古北口城门非常困难。我们每天出工、收工，都见到

许多过路行人因无袖标，或被吊在城门旁边药王庙的窗户上，或

贴墙根站着，或跪在城门两边。

古北口街上，日本宪兵、“满洲”警察、中国警察、海关、税

局、警备队、保安队，这拨来，那拨走，有的还拉着狼狗，监视

着劳工。劳工们就跟牲口一样闷头干活；整个工地，除了监工吆

五喝六有些人声以外，其余就都是工料撞碰发出的声音了。

在我们之前，农历九月，保长张永明派过一期， 人到大石

岭至穆家峪修路基。我们这期已是第二期了。原说是 天换班，

可我们干了半个月也没换。我们 人中，张玉文带班，他走后也

没人管。我父亲唱戏不能养家，饥病交加，头年腊月故去。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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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周年将到，我在古北口很着急，晚上睡觉前，我跟大伙说，父

亲头周年到了，跟大伙请个假，我得先回家了。因为我是当村姑

老爷，都碍着面子，没人说行，也没人说不行，更没人去报告。到

第二天，大伙还没起床，我就扛上行李卷回家了。我离开古北口

时，火车站模样已经能看出来了。

干活时，我总想，再累也得 天工夫一咬牙就挺着 过去了，，

家里孩子、老婆还指望我吃饭，无论如何也得落个囫囵身子回家。

干活时什么也不想，就想吃口咸菜，伙房每天只给菜汤，从家带

的两个咸菜疙瘩，不到两天，就让大伙你一口他一口地啃完了。

比我们更苦的劳工是东北过来的那些人，一个个老长的头发，

瘦得皮包骨。吃饭时只见他们每人就两根红薯，一桶盐水，连根

菜叶都没有。逃跑的、罢工的不断出现，那些领头的，都被宪兵

队活埋了。我妻沙素珍在家里听到的消息比我在古北口听到的还

多，所以很后怕。为这事，跟姐丈张玉文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年以后，荆子峪因在火车线上，越来越不安宁。日寇经

常到农村抓夫要青年。在农村识字人少，每次我都在应征之列，而

且，因我唱过戏，世面见得多，跑得远，日本对我特别注意。我

感到在村里混不下去，就全家迁到密云县城了。

张、梁二位老人现在都很健壮。张凤一解放前后一直务农。

日年 月 我去访问老人时，老人正在场院看场。当我请

老人到他当年修过的桥墩照个相时，老人还说，距离不远，可不

能时间长了，场院不能离人。老人十分认真负责。梁御臣老人则

年“四清有另番经历。解放后他一直当村干部，直到 ”时。

后在村里承包菜田，收入颇丰。现因菜田被征用，老人在家颐养

天年。谈起往事，老人说：“对日本人修铁路，当时并没想过什么，

就是不愿当劳工，特别是给日本人当劳工，家里人怕出事，自己

担心回不了家，可以说从老到幼、从街坊到亲戚，人人反对，但

征到头上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到七七事变之后，才慢慢看明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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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加紧修铁路是为了进攻中国。那时连夜施工，有的地方铁

轨才铺上，火车就跟着过来了，车上不是日本兵就是坦克、大炮。

到 年，日本修铁路更加迫不及待了。在当时，甭说我还念过

几年书，连目不识丁的庄稼人也看出了日本加紧侵略我们中国的

野心！”

【作者简介】李善文，密云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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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井 村 日 军 仓 库 和 “ 万 人 坑 ”

杨 斌

我住的大井村，是广安门外的一个小村。可人们都说这是块

风水宝地，是九省御路，凡是外省市到北京城来的，以及从北京

城里到外地去的，都得从这里经过。就是修了京汉铁路和京奉铁

路之后，车马、骆驼也是头尾相接，昼夜不断。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丰台、大井一带沦为日伪统

治区，日本军队强行围占了丰台以西、大井以南的大片村庄，其

中程庄子、马茶馆、李庄子、周庄子、孙庄子、王庄子等 个村

多顷耕地，全部农民的房屋 被强行征用，动工兴建军用仓库。

失去耕地的农民，只得流离四方，另谋出路。

修建这座华北最大的军用库区，是要大批劳工的，于是四面

八方的谋生人群涌向这里。大小包工头各树一帜，有的带领上百

人，有的带领十几个人，加上流离失所的农民，为修库区提供了

劳工市场。有的挖掘沙石，有的贩运沙石，有的直接出卖劳力。大

井村也在畸形发展，小小的村庄，因临近库区，先后出现 家小

客店，说是客店，无非院里有几间破房，给劳工一个睡觉的地方，

条件的恶劣，是可想而知的。住在小店的劳工劳动一天，回来还

要自己生火做饭。大井村边有个“人市”，是历史上形成的劳工市

场，在大井东头的皇亭内，每天都有上百的劳工在那里找活儿干。

许多有农活专长的劳工，为了多挣点钱，也到“人市”上来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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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想雇工的人在天亮以前赶到“人市”，买卖双方按照活茬儿要

求，工资多少，都认可后，劳工即随雇主去干活儿。这个“人

市”每天总要有很多劳工找不到活儿干，剩余的人就成了修仓库

的廉价劳力。为日军当工头的汉奸，到“人市”上一招呼，谋生

的人群就随之到库区干活儿。当时我们管这叫“打洋短儿”，一天

的工资，甚至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

大井村西、村北有不少挖沙石留下来的废坑，我小的时候就

已经有了；随着挖沙石的增加，沙石坑也在增大增多。在村北不

到半里的地方，有一个方圆近 亩地的大坑，日久天长，这里就

成了无主坟坑，埋的死尸多了，人们管它叫做“万人坑”。可这里

年，万人坑真正埋死人最多的年份，是 成了名符其实的万人

坑。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推行“强化治安”，待到“第五

次强化治安”时，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几乎被“征购”光了。春天

到来，青黄不接，无以为生的农民，有的到张家口逃荒，不想背

井离乡的农民把种子吃光了，再挖野菜，摘树叶⋯⋯凡是能填肚

子可吃的东西，都成了活命的宝物。市场上很难买到粮食，代替

粮食的是“混合面”。昔日被当做饲料的高粱、豆饼、豆腐渣，成

了人们最珍贵的食物。这时，到库区“打洋短儿”的劳工猛增，有

本地人，也有四乡来的，为的是进到库区，在喂马的饲料中拣块

豆饼吃，或者在马槽中抓几把马吃剩下的高粱充饥。

这些劳工从早到晚地干活，回到家食不饱腹，衣不裹身，饥

寒交迫，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活命，他们想出许多对付

日本监工的办法。例如，当工头监视不到的时候，就停工不干，我

们都管它叫“磨洋工”；但稍一失神，还会遭到工头的毒打。后来，

大家伙儿一串通，组织起来，专门找人看着监工的工头，工头一

露面，就举起手里的家伙示意，大家就干活；等工头一走，还是

照旧“磨洋工”。这样虽然少消耗些体力，但是饥饿仍没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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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拣点豆饼，吃后肚胀；喝了生水，又泻肚，病倒死亡的现象

开始发生。劳工死后，日寇就让 拉到其他劳工用排子车把尸体

“万人坑”草草掩埋。

这年春夏之交，瘟疫横行，没等麦穗发黄，许多在大井仓库

“打洋短儿”的农民就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当时的老百姓最怕日军

在谁家的院墙上撒上白灰面，一撒白灰，就是被认定是“瘟疫

区”了。附近大瓦窑村一家姓刘的农民，一个星期之内三个孩子

先后死去，做母亲的都吓傻了。在公路上，一个人好好的往前走，

突然向前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这样死去的人，一天不知出现

多少。最可怜的，是在库区里的劳工，一旦呻吟倒下，就被看成

“霍乱”患者，不加任何治疗，就被拉到“万人坑”。住在小店的

劳工，也逃脱不了 是“霍乱”患者，只要这样的命运，不管是不

病倒，准被扔进“万人坑。

“万人坑”方圆近三亩，早已尸骨累累，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

的坟丘，甚至无法再向地下刨坑。理到这里的 尸体，不用说棺材

了，就是有块破席裹着就算不错。成群的野狗 在这里找到了它，

，就被野狗围上来，横拉竖们的“天堂”。刚刚拉到坑里的尸体 扯

撕碎，野狗争相抢食的情影 ，真使人胆寒。

如今，噩梦早已过去。当年的“万人坑”，今天已经被大井的

农民建起了汽 岁左右的老人，一想车修配厂。但是像我们这些

起这“万人坑”，就好像看到当时日军指使“乡丁”拉运死尸和野

狗撕啃死尸的情景。但愿青年人不要忘记这段血泪史。

【作者简介】杨斌，原大井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　　霖　　邢锦堂整理

（丰台区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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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县济德堂惨案

邢友廷　　王观凤

日下午年 师月 时许， 团在师团长日本侵略军

军某川岸文三郎中将指挥下，向驻守团河的 部发起进攻。为增

援南苑急驰而来的 师，在赵登禹师长指挥下，与守军军 一

起投入了保卫团河的战斗。激战至傍晚，守军向南苑撤退，日军

占领团 军办的一个残疾人工厂，工人都是河。当时，团河驻有

多人。日军占领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 军士兵，共 团河后，

把这些残疾人都赶到团河行宫北门外，然后用机枪对人群进行扫

射， 多人无一幸免，全被杀死。

天黑后，日军将抓来的 名青壮年农民押到济德堂①，为躲

避日军而藏身这里的团河村青年农民于治久，也被堵在这里。日

军将抓来的 个人关进一间封堵得很严的屋子后，就逼着于治久

给他们做饭吃，大米饭蒸了一锅又一锅。

当时正是伏天，关在屋子里的 个人，被日军强逼着坐在滚

烫的热炕上，更加闷热得喘不过气来。

日清晨，吃饱睡足的日本侵略军，将于治久和那 个人带

到一起，逼着他们解下裤腰带，然后，用这些裤腰带将他们一个

①济德堂是清末北京城九门提督江朝宗为照管在海子里的土地而建的一处庄

子，位于团河行宫北约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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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捆起来，每个人有一名日军押着，出了济德堂南大门。来到一

块瓜地边，日军让他们面朝北，排成东西一行，站在瓜地里。每

个人的对面，站着一个持枪日本兵，枪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站

在于治久对面的是一个日本军官，他抽出雪亮的指挥刀，狂喊了

一声，日本兵端起枪向站在面前的农民身上刺去；日军官也抡起

指挥刀，从于治久头部左上方砍下来。 个人都倒在了地上。

天黑后，于治久慢慢苏醒过来。，用了很大力气，才看清左肩

部被砍了一道大口子，有三指多深，肉往外翻着。再一看周围，那

个人一个个肚破肠流，全都死了。他咬着牙，用一件单衣连塞

带缠地裹住伤口，爬进济德堂院里， 在牲口棚找到半缸碴子凉水，

喝够后，歇了很长时间，挣扎着站起来，一步一个血印地走出了

济德堂。找到妈妈后，在妈妈的细心照料下，一年半后，他的伤

口才慢慢愈合起来。从此，于治久落下了终身残疾。

【作者简介】邢友廷、王观凤，《大兴县志》办公室干部。

（大兴县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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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平 县 西 山 惨 案

李长富　　王宏士　　　　李志江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板垣征四郎部沿平绥铁路向西北推

进， 月初日军进犯至南口，受到了南口国民党守军汤恩伯第十三

军的英勇狙击。日军先后调遣铃木第十一混成旅团、酒井第一混

成旅、川岸第二十师团及板垣第五师团，总兵力 万余人，在飞

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掩护下，对南口守军发起一次又

一次的疯狂进攻。我爱国官兵凭借居庸天险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一

次次打退了日军攻势，至 月中旬日军仍久攻不下，使其“三日

内攻下南口”的计划被打乱。在正面受阻的情况下，日军采取了

迂回战术，分兵一部，由昌平西峰山进入西山，经溜石港、马刨

泉、禾子涧、镇边城、横岭、沙城绕至南口中国守军背后进行攻

击，企图使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日军在实施迂回作战计划中，对

沿途百姓实行了“三光”政策，制造了昌平西山惨案，对昌平人

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月 日，日军进入居住着 多户人家的溜石港村，以找

回丢失的枪支为借口，开始对百姓进行血腥屠杀。村子里顷刻间

枪声不断，火光冲天，大人喊，小孩哭。

村民刘万丰一家 口被日军残杀。日军进村时，刘万丰的媳

妇和嫂子搀扶婆母，拉扯着 个幼小的孩子向村外逃去，刚走到

村东头，就被日军发现，将 人赶至村东头山梁一棵杏树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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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刘母死时 多岁，最小的孩子 岁。刘万丰的媳妇死得很

惨，被枪杀后，日军还将其乳房割掉。村民王福臣被日军抓住，吊

在井旁的杏树上，扒光了衣裳，用刀一刀一刀地活活地剐死。有

两位外村双目失明的老人住在溜石港村女儿家，也未逃脱厄运，双

双惨死在日军刺刀之下。日军进村后第二天，躲藏在山里的王永

喜想回家看看。当他快走到村子时，被日军发现，日军把他当作

枪靶子，打死在田地里。这一天，日军在溜石港村共屠杀无辜百

人，烧姓 毁房屋 多间。

日，日军从溜石港向月 西开进了马刨泉村和老峪沟村。

在马刨泉窑皮子上边的一个地方，日军抓到了张景宽、田明香、刘

士全和张进瑞，将 个人用绳子捆在一起，带到一个叫海棠树坑

子的地方，用刺刀一个个扎死。 多岁的老人刘万江，来不及逃

走，藏在了自家佛龛供桌下，被日军发现挑死。田珠山一家，在

日军进村前，躲到一个山沟里，带的粮食吃光了，晚上想回家弄

些吃的，当他们走到村边地里时被日军抓住，用战刀活活砍死。贾

志通和他的儿子贾长春死在一起；刘大栓板、刘二栓板兄弟二人

一起 人 其中年龄遭 最日军杀害。日军在马刨泉村共杀害百姓

大 多岁，最小的 岁。日军临出村时还放火烧毁了数十间的

民房，抢走了牲畜几十头。日军走后，村子已经不像样子，全村

哭声震天，惨不忍睹。

日军血洗马刨泉的同时，在老峪沟村同样进行着野蛮的杀人

行 人。径，共屠杀百姓 月 日，日军进入禾子涧村，共残杀

人。仅当地群众 天时间，日军在 个村就残害无辜百姓

人，烧毁房屋 多间。

【作者简介】李长富、王宏士，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李志

江，昌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干部。

（昌平县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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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峪 沟 血 泪

陈宝厚　　李树全　　　　崔宝山

老峪沟村地处深山，位于昌 公里处。七七卢沟平县城西北

月 日，日军桥事变后， 攻日军分兵一部向西北推进， 到老峪

沟村对百姓进行了血腥屠杀。

日军进村时，大部分百姓都已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一部分没

有来得及逃走的人惨遭日军杀害。村民王进海在放牲口的途中被

日军抓住，两个日本兵用绳子将其倒背着双手捆绑起来，凶狠地

举起铁镐猛砸他的头部，王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还不甘心，又

向其背后猛砸一镐，然后狂笑而去。过了很长时间，王进海渐渐

苏醒过来，感到头部背部剧烈疼痛，他咬着牙挪到地阶旁，蹭断

了绳子，用手摸摸头部，满手都是鲜血，脑后凹进一个坑，鲜血

还在往外流。他担心家中也发生意外，强忍剧痛，跌跌撞撞地偷

偷逃回自己家，走进院子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悄悄推开门一

看，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只见屋里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

都是被挑死的，炕上地下到处是血，屋里散发着血腥气味。其中

一人还没有最后断气，正断断续续地喘着气。这个人是外村人，到

本地来做活，还没有来得及逃走便被日军抓住，捅了一刺刀。王

进海连连唤了几声，那人慢慢睁开双眼，一看是王进海，便说：

“人都死了，你父亲也被挑死了，可能被日本兵抬到了后院，一会

儿他们还会来抬人，你赶快逃走吧⋯⋯我死后，请您给我们家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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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信儿⋯⋯”王进海含泪离开了自己家，逃进了深山。日军走后，

他回到家，只见被害人的尸体包括自己的父亲已被日军扔进了地

窖，大小 口人，其中 人是被挑死的，有韩坦、崔德瑞等；有

一个 多岁的老人（杨万长）是被开枪打死的，日军进村时他躲

到了王家的柴垛后面，由于年老咳嗽不止，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

看到父亲惨死，王进海失声痛哭。院子里有位妇女抱着婴儿也已

哭得悲痛欲绝，原来日军进村时，她抱着婴儿躲到了王家屋后一

个土洞里，用荆条挡住洞口，由于婴儿啼哭被日军发现，一个日

本兵举枪便向洞中打了一排子弹，婴儿当场被打死在母亲怀中，其

母侥幸没被打中，才免遭杀害。日军走后，这位妇女抱着孩子走

出土洞放声大 口人。哭。王家院遇害百姓大小共

与此同时，崔姓两家 口人也惨遭杀身之祸。有崔德安、崔

德力、崔仓头、崔良头、崔黑头、崔久头、崔群头。有的被害在

家中，有的被杀在田地里。崔德安被日军用战刀砍掉了头，当天

正赶上天降大雨，他的头和尸体被洪水冲走了很 日，日月远。

日军又将一个名叫陈宝环的人无辜杀害。这样， 、 日月 两

人天，日军在老峪沟村共屠杀无辜百姓 。

日军不仅残害村中百姓，还两次纵火焚烧百姓房屋。第一次

是 年 月 日，一队日本兵突然闯进村中，不问青红皂白，

挨家挨户放火烧房，顷刻间，村中浓烟滚滚，大火冲天，烧毁房

屋 多间。第二次是 年春天，日军又放火烧毁百姓房屋

多间，东台（地名）、沟里头（地名）两处百姓房屋及财产被

烧的片瓦不留。日军的暴行使百姓无家可归，受尽了痛苦。

【作者简介】陈宝厚、李树全、崔宝山，昌平县老峪沟乡老峪沟村

村民。

李志江整理

（昌平县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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